
程强和鄱阳县青年赣剧团——

“农民的戏班子”做了很多事儿
本报驻江西记者 伍文珺 文/图

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
全 国 优 秀 民 族 歌 剧 展 演

近日，有幸观赏了全国优秀民

族歌剧展演推出的两部歌剧——

无锡市歌舞剧院的《二泉》、河南歌

舞演艺集团的《蔡文姬》，感触颇深。

《二泉》通过对江苏民歌、曲艺

和阿炳原创音乐的直接或间接的

引用、借鉴，使之与作曲家杜鸣的

原创音乐较自然地镶嵌在一起，可

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二

泉》音乐的一大特色。不论是江苏

民歌《无锡景》《拔根芦柴花》、苏州

评弹音乐还是阿炳的二胡曲代表

作《二泉映月》《寒春风曲》（《寒春

风 曲》甚 至 成 为 该 剧

剧情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 ，足 见 主 创 团 队 的

一片匠心），在赋予该

剧 浓 郁 的 泥 土 芬 芳 、

提纲挈领地展示阿炳

音 乐 艺 术 精 华 的 同

时 ，独 辟 蹊 径 地 完 成

了 传 统 音 乐 、经 典 音

乐 与 原 创 音 乐 的 交

融 。 序 幕 女 声 合 唱

《无锡景》、第二幕《交

恶》之《茶客合唱》（男

声）、第三幕《失明》之

《阿福阿喜》等合唱段

落 既 对 剧 情 推 波 助

澜 ，又 凸 显 该 剧 的 江

南 地 域 特 色 。 换 言

之，在《二泉》中，合唱

部分有时扮演了一个

旁 白 的 角 色 ，有 时 又

成 为 该 剧 的 剧 中 人 ，

出 入 转 换 自 如 、游 刃

有余，是其又一特点。

与近年来笔者听

过的多部民族歌剧不

同 的 是 ，歌 剧《二 泉》

较适度地反映出作曲

家 对 重 唱 音 乐 的 青

睐 。 不 论 是 第 一 幕

《斥父》之阿炳父子二

重 唱 ，还 是 之 后 若 干

幕 之 母 子 三 重 唱 、阿

炳与父母的四重唱等

重唱段落，均在不经意间展示出杜

鸣对通过重唱音乐来反映人物性

格和戏剧矛盾的驾驭能力，也未落

入近年来一部分民族歌剧剧中人

物各唱各的之窠臼，彰显出作曲家

对歌剧这门舶来品艺术的消化和

吸收。与《二泉》相比，歌剧《蔡文

姬》对 重 唱 音 乐 的 关 注 则 稍 显 逊

色，但其第四幕《旧怨新愁》中当蔡

文姬因欲归汉而与一双儿女难舍

难 分 之 时 ，由 蔡 文 姬 、左 贤 王 、董

祀、匈奴单于、乳娘共同演绎的一

段五重唱却又恰到好处地反映出

同一情境下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

并较成功地将《蔡文姬》全剧推向

了一个高潮。

歌剧《二泉》中阿炳的二胡演

奏替身，反映出主创人员有借此发

挥其串联全剧和表现时空转换

的用心，然而过犹不及，此设计

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有篇幅稍长

之嫌。很显然，歌剧《蔡文姬》毫

无类似的问题，但频频出现的话剧

对白、部分配角只有对白没有歌唱

的设计，容易令人产生“就差一点”

的遗憾，虽然笔者从来不否认：在

相当长时间内，“话剧+唱”仍不失

为民族歌剧扩大中国受众群体的

重要途径之一。

歌剧《二泉》《蔡文姬》已然入

列于近年来较优秀的民族歌剧之

中，尤其是后者。《蔡文姬》较大胆

地将两种不同的唱法融于一剧之

中。女主角蔡文姬采用了民族唱

法，几位男性角色左贤王、董祀、曹

操 、匈 奴 单 于 等 均 是

用美声唱法。尽管这

两种风格迥异的唱法

碰 撞 于 一 剧 ，却 丝 毫

未带给笔者任何不适

或 不 兼 容 之 感 ，反 而

令 人 有 一 种“ 美 美 与

共 ，天 下 大 同 ”之 愉

悦。尤其是当夹带着

浓郁豫剧音乐色彩的

蔡文姬的唱腔与激越

悲壮的左贤王的唱腔

交 织 缠 绕 之 时 ，从 音

乐的表面上看这仅仅

是两种唱法的融会碰

撞 ，然 而 从 剧 情 的 发

展 来 看 ，这 不 正 是 该

剧主创团队所推崇的

“ 渴 望 和 平 、和 睦 相

处、守望相助”的民族

团结立意的高扬吗？

如 果 说 歌 剧《二

泉》着 墨 点 在“ 歌 ”上

的 话 ，那 么《蔡 文 姬》

立足点则在“剧”。前

者表现出主创团队力

图通过以《二泉映月》

核心动机为基础的声

乐 思 维 来 一 唱 到 底 ，

故男一号阿炳的扮演

者歌唱家王宏伟的表

演担子略显沉重。后

者反映出主创团队希

望通过“歌”“舞”“乐”

三位一体的舞台表演来拉动该剧

的戏剧性张力、推动矛盾冲突的层

层递进，尤其是作曲家关峡一展其

长于驾驭大乐队的器乐思维更使

该剧“剧”的形象矗立起来。

不论是《二泉》还是《蔡文姬》，

笔者注意到这两部歌剧的主创团

队都殊途同归地将致敬的目光投

向了中国古代的乐舞和包含舞蹈

片段的西方经典歌剧。前者中的

江 南 女 子 伞 舞 ，后 者 中 的 汉 宫 廷

舞，在丰富舞台表演的艺术形式、

增强歌剧本身的市场卖点的同时，

将剧场中的受众群牵引至剧情极

力营造的历史情境之中，在无形之

中反映出文艺工作者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抱不平闯花灯人人惊骇，脚踢

那探花郎呜呼哀哉……”3 月 15 日晚，

江西省乐平市涌山镇传来赣剧饶河

戏《薛刚闹花灯》的唱段。台上演员

唱腔铿锵；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不时跟着调子哼唱。3 月 15 日至 20

日，鄱阳县青年赣剧团在这里演出 14

场大戏。

“从今年正月初二到现在，我们

团 3 支演出队 100 多名演员几乎一天

都没休息过。”鄱阳县青年赣剧团团

长 程 强 说 。 至 于 演 出 场 次 ，他 自 信

地表示“不会少于 300 场”。实际上，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剧团声名远播，

就连今年国庆期间的演出也都预约

满了。

2003 年，程强放弃了当时十分赚

钱的建筑工作，和几个朋友凑钱成立

了鄱阳县青年赣剧团。成立初期，由

于没有演出场地，市场萧条，剧团亏

损严重，程强自己就亏了十几万元。

连续 3年亏损后，其他 4个股东纷纷退

出，剧团濒临解散。

“穷得连正常开支都维持不了，

演职员的工资也发不出来。”程强回

忆 说 。 当 年 有 两 条 路 摆 在 他 面 前 。

一是关闭剧团，凭以前的人脉和经验

继续做建筑生意；二是想办法渡过难

关，发展剧团。想到团里共患难的演

员，程强选了更困难的那条路。

“当时很多民营剧团都做不下去

了，倒了一批，团里人心有点散，不知

道还能不能继续演戏。”胡香萍是团

里的花旦，从建团之初就一直在，她

说自己之所以没有离开，一是因为爱

唱戏，二是因为相信程强不会抛弃这

个团。

在 鄱 阳 流 传 着 这 样 一 句 俚 语 ：

“ 三 天 不 看 饶 河 戏 ，心 中 发 闷 人 无

力。喉头发痒就想哼，唱过之后来力

气。”作为鄱阳湖畔的农民后代，程强

熟悉鄱阳，更熟悉农村。2006 年，程

强调整办团理念和经营策略，把市场

从 城 镇 转 移 到 农 村 ，将 剧 团 定 位 为

“农民的戏班子”，只要群众需要，别

的剧团不愿去的地方他们去。“金杯

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是发展农村的

经营策略救了我们团。”程强说。

“他们戏演得精彩，也能吃苦，每

次演出结束还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

净。”鄱阳县古县渡镇坎冲村文化活

动中心工作人员说。“有些传统土腔

土调的戏，只有他们能演出那个味儿

哩。”村民胡增寿评价。

市场需求大，程强就把剧团分为

3支演出队，经常在 3个不同的地方同

时演出。时间紧、任务重，剧团就自

己办临时食堂；演员自带行李，在舞

台后面或村民家里睡地铺；为了节省

时间甚至吃饭时演员都带着装。“要

确保人家点的戏我们都会，而且能让

老乡们满意。”程强说。不仅如此，团

里 的 每 场 演 出 程 强 都 尽 力 做 到 回

访。2 月 18 日 11 点，看完第一演出队

的演出并和老乡聊过之后，程强又驱

车前往第二演出队所在的古县渡镇

凤 翅 里 村 ，看 见 一 名 老 翁 还 坐 在 台

前，便上前攀谈：“戏演得怎么样？”老

者伸出大拇指：“唱得好，就是戏太短

了，两个小时根本看不够。”

正是这样十年如一日的努力，鄱

阳县青年赣剧团由寥寥数人发展到

拥有 136名演员、固定资产达 500余万

元的大团，创作排练剧本 120 余部，并

屡屡获奖。2012 年，剧团获得“江西

省首批十佳民营院团”荣誉称号；2015

年，剧团获得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优秀基层戏曲院团奖励 50 万元；

2018 年，剧团获得第七届“全国服务

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称号。

“想做点事”是程强经常念叨的

一句话。现在剧团已经发展成为全

国 知 名 的 民 营 院 团 ，2017 年 共 演 出

1869 场次，收入 368 万元，观众达 90

万人次，赢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的双丰收。“以前困难的时候，一个

月只能发 800 元工资，现在我们平均

一个月能挣近万元。”一名演员自豪

地 说 。 要 知 道 ，在 鄱 阳 这 个 国 家 级

贫困县，近万元的工资可谓一笔“巨

款”了。

与此同时，作为团长的程强也清

醒地意识到，剧团要继续发展下去还

要靠更多更好的演员和一个个叫得

响的剧目。在巩固了农村市场后，剧

团想向更大的舞台迈进。目前，程强

正积极和当地文化部门接洽，力争得

到更多支持。今年，剧团还计划和鄱

阳县赣剧团合作，成立鄱阳县戏曲行

业协会，规范演出市场、整合资源、创

排新戏，确保节目更新频率，让观众

看好戏，同时保障更多戏曲从业者的

收入。

“还要培养戏曲人才，传承饶河

戏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程强说。

2016 年剧团参加了江西省第十届玉

茗花戏剧节，2017 年参加了江西省第

二届优秀青年戏曲演员展演，这些比

赛很好地锻炼了年轻演员。“胡香萍

还作为优秀青年戏曲演员被省文化

厅 选 中 到 中 国 戏 曲 学 院 进 修 学 习 。

接下来，我们准备培养一批小演员，

练功房已经重新装修了，二楼也空了

出来，将来招了新人可以住。”程强指

着修整了地面的练功房说。至于生

源问题，程强很乐观：“鄱阳人爱看

戏、爱演戏，很多次我们去村里演出，

许多孩子吵着要跟我们学，家里人也

很支持。戏曲在民间，不会消失。”

3 月 11 日，“无疆大爱 情满梨

园——社会各界为粤艺人士扶危济

困义演筹款”活动在广州南方剧院

举行，为今年春班期间遭遇重大交

通事故的广东吴川市民营粤剧团

同仁筹款。广东粤剧界名家同台

献艺，共筹得善款 213万余元。

2 月 24 日，湛江吴川市陈国明

民营粤剧团在广西那隆的演出结

束后，返回途中在南宁一路段与货

车发生碰撞，造成 1 死 3 重伤 9 轻伤

的严重事故。不幸遇难的老旦演

员张少梅和重伤的 3 人均为家庭经

济支柱，他们的遭遇给家庭带来了

伤痛和困难。

消息传开后，粤港两地粤剧界

纷 纷 发 声 ，希 望 共 同 救 助 粤 剧 同

仁。在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荣

誉会长黎子流的嘱托下，由广州市

振兴粤剧基金会倡议并牵头，联合

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广东省戏

剧家协会、广东粤剧促进会、广州

粤剧院、广东粤剧院以及红线女艺

术中心等多家单位筹办本场筹款

义演活动。活动得到了粤剧界人

士的积极响应，他们在慷慨解囊捐

助之余，还踊跃报名参加义演，以

实际行动支持帮助遭受事故的粤

剧同仁。此次义演筹备工作仅用

了 14 天，最终在 3 月 11 日顺利举

办，40 多位粤剧艺人登台献艺，共

演出《打神》《夜战马超》《剑合钗

圆》《荔枝颂》《抢笛》等 18个节目。

3 月 11 日下午，南方剧院座无

虚席。欧凯明、黎骏声、陈韵红、崔

玉梅、苏春梅、倪惠英、梁耀安、丁

凡 等 粤 剧 、曲 艺 名 家 纷 纷 登 台 献

艺，共同为募捐义演出力。黎子流

不仅与夫人邱焴文捐款 2 万元，还

与苏春梅、丁凡等艺术家合唱《十

绣香囊》。旅居加拿大的白雪红女

士专程赶到广州，携青年演员李伟

骢献唱一曲《剑合钗圆》。其间，全

体演员登台合唱调寄《将军令》重

新填词的《无疆大爱暖梨园》，将义

演推向高潮，现场捐赠的善款数也

不断增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

是我们粤剧界一贯的优良传统。”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粤剧演员倪

惠英说。

本次义演活动的主办单位之

一广州粤剧院免费提供南方剧院

作 为 义 演 场 地 ，剧 团 所 有 人 员 和

物 资 均 由 主 办 方 无 偿 调 用 ，并 委

派 广 州 红 豆 粤 剧 团 担 任 演 出 班

底。眼下是粤剧界一年中最繁忙

的 春 班 演 出 时 段 ，红 豆 粤 剧 团 在

义 演 结 束 后 ，马 不 停 蹄 地 奔 赴 番

禺 ，继 续 当 晚 的 春 班 演 出 。 义 演

前一晚，广东粤剧院的蒋文端、林

家 宝 还 在 外 地 参 加 演 出 ，为 参 加

义演，他们连夜赶回广州，参加义

演后又返回化州市参加广东粤剧

院一团的演出。

陈国明剧团的遭遇同时在社

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积

极支持义演活动。此次义演票务

一经开售，短短几天内便告售罄。

义演当天，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

限 公 司 、雅 居 乐 地 产 控 股 有 限 公

司、邓枫慈善基金会等企业、机构

和观众纷纷捐款，奉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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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大爱 情满梨园
本报驻广东记者 谭志红

《李白》：我舞影零乱
本报记者 张 婷 罗 群

鄱阳县青年赣剧团在鄱阳县古县渡镇坎冲村演出《薛刚反唐》

在《静夜思》的歌声中，李白缓缓

走向那一轮满月，用生命与明月进行

了一次亲密的对话。“太棒了，我心中

的李白就是这个模样！”许多观众情

不自禁地赞叹，全场掌声雷鸣。

3 月 10 日晚，北京国家大剧院歌

剧厅座无虚席，上演的是由中国歌剧

舞剧院、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宣传部等

单位联合出品的舞剧《李白》。尽管

大部分观众对于“诗仙”李白的作品

并不陌生，但通过舞剧的形式再现李

白的一生，在中国内地还是第一次。

“中国人几乎都会念李白的诗。

他的诗是明月、是故乡，是每一个中国

人生命记忆的一部分。人们爱他、敬

他，关于他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唯独

还没有舞剧。”谈起该剧的缘起，总导

演韩宝全如是说，他愿意做“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与韩宝全并肩作战的是

编剧江东，项目指导帅小军、李世博，

舞蹈编导史博、胡岩、郑智，作曲张渠，

舞美灯光设计任冬生，服装设计阳东

霖，造型设计孙艾娜等，他们携手合

作，塑造了舞剧舞台上的李白。

对舞剧而言，塑造一个大众熟知

的人物形象极具挑战。“到底是怎样

的不平凡造就了‘诗仙’李白？”在打

造该剧时，韩宝全一直在苦苦思索。

“我想抛开李白的一切光环，有血有

肉才是真。在情感与理智、出世与入

世的自我冲突中还原一个潇洒狂放

却又身不由己的诗人形象，大悲大喜

之间，道尽人生的复杂况味，散发出

一种诗性情怀以及永不放弃、永不言

败的精神向往。”韩宝全说。

舞剧《李白》采取倒叙结构，以李

白晚年被发配夜郎为切入点展开其

人生回忆，选取了李白人生中的几个

主要节点，分别以“月夜思”“仗剑梦”

“金銮别”“九天阔”“鹏飞月”为题进

行铺陈，通过他在入世与出世这一人

生矛盾上的权衡和抉择，揭示李白的

内心世界。该剧的表现手法别具一

格，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实”是安

史之乱后，晚年李白身处窘境；“虚”

为梦境中他回到盛唐时的长安，供奉

翰林。舞剧在两者的张力之中徐徐

展开李白在“道”与“势”之间挣扎徘

徊的一生。“该剧的创作极具时代感

和思想性，虽然表现的是古人，但今

天的观众也能够观照自己的内心，体

会到舞剧的现实意义。”江东说。

该 剧 舞 蹈 的 观 赏 性 很 强 ，群 舞

《踏歌》《酒香舞》等令人印象深刻。

《踏歌》改变了以往常见的女性群舞，

以一群樵夫为主角，是阳刚的男子群

舞。这一大胆尝试拓展了中国传统

舞蹈的发展空间。《酒香舞》中，令人

赏 心 悦 目 的 除 了 女 舞 者 的 婀 娜 舞

姿 ，更 有 长 时 间 在 空 中 飘 舞 的“ 手

绢”，仿佛把浓浓的酒香气凝固在空

中。原来，这“手绢”不是普通布料

材质，而是一种轻薄的塑料纸，被扔

向空中后不会落下。道具的巧妙选

材 与 舞 蹈 完 美 融 合 ，创 造 了 非 凡 的

视觉效果。

李白的独舞是全剧的核心。饰

演李白的青年舞蹈家胡阳主演过《孔

子》等多部舞剧，其舞姿潇洒、表演经

验丰富，将李白的性格特点拿捏得十

分 到 位 。 第 二 幕 中 ，为 贵 妃 写 诗 之

后，李白受众朝臣追捧，推杯换盏，内

心大喜。胡阳将李白的洋洋自得表

现得淋漓尽致，舞蹈狂放不羁。但剧

情很快急转直下，得罪了大臣的李白

遭众臣排挤，被迫离开朝廷。此时，

胡阳又用饱含感情的肢体语言，将李

白的颓废演绎得入木三分。尤其是

第二幕结尾，胡阳表演的大段剑舞，

让观众领略到了李白的豪情万丈与

大侠风范。

该剧舞美设计突显了中华传统

文化的美学追求，从盛唐时期的建筑

及装饰中提取出黑金配色，结合李白

的书法以及唐五代时期的山水画重

新结构了舞台装置，不仅展示了李白

诗中的山水画面，还营造了恰如其分

的戏剧氛围。该剧服装风格则随着李

白的际遇而变化，宫殿里压抑的灰暗

和出宫以后的清爽形成鲜明对比。音

乐方面，针对李白的内心矛盾，选择以

古琴来表达世俗对他的禁锢，以箫来

表达他努力摆脱禁锢的愿望。

剧 末 ，李 白 的 身 影 消 失 在 明 月

中。“我想，李白不仅走向明月，也走

向他的‘山高水长，物象千万’。该剧

传递着我们对李白的敬仰、对本真的

回望、对家乡的思念、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挚爱。无尽长空明月事，万

古诗情暖人间。”韩宝全说。舞剧《李白》剧照 刘海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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